
国家是2013年9月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的。那一刻，曾有四分之一世纪生活于丝路的我，似乎为
一缕期待已久的惊喜与共鸣冲击着，多么不可思议啊，千
年丝路又被神奇地激活了！如今，整整10年过去，肉眼可
见的是，古道处处青春勃发、魅力四射，造福着沿线的人
民。通眺历史时空坐标，我自1966年9月23日至1991年
9月23日整整25年的大西北生涯，虽属极为不足一道的
短短瞬间，但“丝路有我”的过往，也足令自己对“一带一
路”建设倍感亲切，不免持续倾注深沉的挚情，投去关切
的目光。

当“千年丝路”伴着“海上丝路”，犹如两条金色飘带
在世界发展新版图上比翼齐飞；当阳关曲和边塞诗的悠
悠羌笛，重新奏鸣为21世纪的主旋交响；那丝路一瞬的最
初10年，不正是我等天津军垦战友青春之梦开始的地
方？哦，辽远深邃的丝绸之路，毕竟连接着我们那一代人
的昨天、今天、明天；壮美开阔的丝绸之路，似曾悄悄记录
着我们那一批人为扩展河西走廊荒漠绿洲而挥汗拼搏的
快意拓荒。

1964至1966年，古老的丝路相继迎来一万两千名渤
海之滨的天津青年投身军垦。我也随一个完整的天津青
年建制连，抵达酒泉北端唤做“边湾”的3团。那时的天
津，早已有着在全国鹤立鸡群的百货大楼、渤海大楼和五
大道的小洋楼，而当时的酒泉火车站，还仅仅是红砖赤瓦
建起的小平房；那时的天津，早已有着购物娱乐一体化的
“八大天”、劝业场，而当时团部那唯一一间小卖部里，土
坯垒起的货架上，只有粗瓷的饭碗、搪瓷的茶缸；那时的
天津，早已是电灯与自来水遍布千家万户的城市，而当时
那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依然凭靠井中汲水、油灯照亮；那
时的天津，爱吃海货的孩子们至少可以吃到油炸带鱼，而
当时尚处开荒阶段、粮食无法自给的团部食堂缺油少菜，
更难得一见那散发着浓浓乡情的煎饼果子、热豆浆。周
边的每一座小城，生活环境都比我们好；毗邻的每一处村

庄，开发历史都比我们长。从都市到丝路腹地，需要适应
的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距离和生活设施的落降。从校园
晨读到大漠拓荒，需要海河儿女的胸襟从此无比宽广，意
志从此无比坚强。

雪山巍巍，漠风莽莽。银锹闪闪，铁镐铛铛。凛冽的
寒风中，碱漠荒原终于铺展开渠系配套的条田；明媚的春
光下，祁连雪水终于奔流直下，一路欢唱；犁铧翻飞的泥
浪内，我们播种期待新绿的祝福与企望；康拜因的轰鸣
里，我们将金色的秋天收获得满场满仓。于是，在一万两
千名天津拓荒者曾经播撒青春的土地上，不仅建成了粮
食种植基地，还拓开饶有特色的啤酒花、黑瓜子、瓜果、牧
草基地。直至今天，一处处久负盛名的基地，仍将闪光的
品牌高高托举，一片片绿宝石般的年轻绿洲，仍在丝绸之
路的缤纷花雨中璀璨夺目、熠熠闪光。是啊，在丝路拓荒
人屯垦戍边的艰苦岁月中，永远鲜活地跃动着讲不完的
传奇故事；在丝路建设者的不泯记忆里，永远有一座精神
的富矿，值得挖掘，值得珍重，可以回味，可以遐想。幸运
的是，我曾获得记录这一个个丝路瞬间的良机。

1968年7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兰州军区统管陕、甘、
宁、青四省区农建师。1969年4月，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正式成立。对应兰州军区党委机关报《人民军队》，兵
团创办了《人民军垦》，要求各团配设一名新闻干事为报
纸供稿。由于我曾为团里写过不少文字材料，便将我从
连队调出，负责全团的新闻报道。于是有幸到各连队边
劳动边采访，报道了大量天津拓荒者奋战丝路南北的故
事，其中关于河西走廊两个农建师所有团场中，粮食亩产
最先达标的连队的长篇通讯《河西军垦第一花》，还上了
头版头条且加了编者按。调至师政治部宣传科后，我又
奉命陪同天津慰问团，遍访全师所有团场，为地处丝路腹
地的海河儿女送上了来自家乡的精彩文艺节目……

祁连雪山，仿佛依然在眼前高耸；丝路驼铃，仿佛依
然在耳畔回响。后来，纵然离开了那条曾经放飞理想的

丝绸之路，天津拓荒人的性格也都化身为不畏贫瘠的戈
壁红柳、不会弯曲的钻天白杨。大约十几年后，根据政
策，一万两千名海河儿女大部分回到了家乡。如果说，身
在丝路的拓荒，是万众共对同一片的孤烟大漠，那么，离
开丝路的日子，每人都要面对一片又待重新勘踏与测量
的新的拓荒。重返城市，有多少行业和职业，就有多少种
不同类型的再拓荒；回归津门，有多少岗位和领域，就有
多少个不同形式的大考场。面对种种全新的考验和磨
砺，有了丝路腹地那碗拓荒之酒的垫底，任何的苦酒涩液
均可被视同佳酿琼浆。

没有怅惘，没有彷徨，每拓荒一方陌生的旷野，总
会收获一片丰腴的沃壤。没有懦弱，没有忧伤，每播种
一颗信仰的火种，都能收获整个天空的朗朗星光。无
论行业优劣，无论职位高低，有了丝路拓荒底色的重重
一抹，总能做无悔于拓荒之业的优秀儿女；无论成就大
小，无论成功与否，有了丝路拓荒经历的钢口淬火，都
能做无愧于丝绸之路的有为儿郎——身为公务人员
的，为民生福祉而忘我地奔忙；手执教鞭的，为培育栋
梁而生动地开讲；手把方向盘的，为当好工人而苦练技
艺；手按计算器的，为做好财务而素养超强。忙，并快
乐着；苦，并幸福着。当年投身甘肃军垦的海河儿女，
虽然没有面对一片共同的荒原，却也在各自的“拓荒”
中，受到各行各业的褒奖，挂满实至名归的勋章——只
要心有“丝路”在，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为她去开辟新的
绿洲，都会为她而激情迸放、青春飞扬。我从兵团调至
甘肃省委宣传部后，继续利用手中的笔书写丝路故事，
除以小说《淡淡的馨香》（载《飞天》）、纪实文学《硫磺山
传奇》（载《小说》）等反映军垦生活外，又以报告文学
《笑自农家心底飞》、诗歌《“敦煌梦幻”的梦幻》（载《甘
肃日报》）、散文《又是花儿满山时》（载《人民日报》）等
讴歌丝绸之路新的变化。

不知从何时开始，当年的“花儿与少年”们，面颊开始
增添一道道的褶皱，满头青丝渐渐染出两鬓的白霜。不
知从何时开始，她们和他们纷纷开始退休下岗，抑或开始
含饴弄孙、四世同堂。就这样，开始迎向人生金秋的晚
霞，走过跨越世纪的沧桑。但是，那条伴随他们人生启程
的丝绸之路，注定将在胸中拓展延伸；那段戈壁大漠拓荒
者的传奇经历，将令他们在漫漫人生中永无休止地快意
拓荒。虽然只是丝路一瞬，虽然只是心香一瓣，但他们的
心路历程和人生大道，永远像神奇的丝绸之路那般注满
活力，青春飞扬；写满传奇，万千气象；洒满花雨，锦绣吉
祥；充满阳光，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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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少年的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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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莱饭店北侧增建的六层部分很明显是比一期的建筑风

格更现代了许多，但是一个现代的建筑和一个偏古典的建筑

直接连在一起会让人感觉有些突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

先从它的选材上，尽量从材质的质感和色调上跟一期保持了

一致。另外，在二期的六层部分又让五层的部分延伸了一块，

这样的话，从空间上就形成了一种咬合的关系，使这个建筑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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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莱饭店是老天津高级饭店之一，约初建于上世纪20年
代，位于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与博目哩道交口（今解放北路与
彰德道交口），也就是现在泰安道“五大院”风貌区天津第一
饭店址，其建筑外观较有特色。

泰莱饭店的得名源于其创办人的名字。先要说到泰莱悌，
他是英国籍印度人，1879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00年随八国联
军中的后勤保障队来到天津。泰莱悌比较聪明，也能吃苦，来
津不久便在兵营里开了间小卖店，因为能讲英语，善于沟通，小
生意日积月累赚到了钱。泰莱悌并没有止步不前，他洞见当时
天津市场环境，用第一桶金在德租界二号路（今厦门路）以南的
空地上盖起几间房，并购置了几架马车，干起租赁生意，永昌泰
车行应运而生。1908年前后，泰莱悌又在维多利亚道（今解放
北路）朱家胡同（今大光明桥附近）租下门面房，开办永昌泰洋
行。这家商行经销烟酒、罐头、咖啡等，顺带还有英国产的小件
五金工具等，货源要么来自英国兵营，要么直接进口，很受顾客
欢迎。随着资本增加，泰莱悌又陆续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开
设了分号，天津的一些商品也随之销往各地。

日进斗金的泰莱悌又将目光投向商旅生意，他联手英国
人莱德劳共同出资兴建起开篇说到的泰莱饭店。

饭店“泰莱”二字属音译，在日后的记载或史料中，常见“泰
莱”与“泰来”两种提法，其中绝大部分为“泰莱”。另如笔者所
见几张20世纪30年代发行的天津明信片上，也有“泰来”字样。

关于饭店大楼的建造时间，据《天津通志·租界志》中“房
屋建筑”篇记载：“1929年建成一期工程，即五层楼房部分。
1936年扩建二期工程，即六层部分。”再有，《天津通志·城乡
建设志》中“综述”里也有“1928—1929年建”等表述。至于饭
店正式开业时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罗
丹、罗文华著《流金溢彩解放路》一书根据旧时报纸资料考

释，应为1929年11月30日。
泰莱饭店开业几年后，泰莱悌与莱德劳因供水设备改造

问题发生分歧，一气之下的泰莱悌索性买下莱德劳的股本，
开始独揽经营权，并对饭店进行扩建。

当时，泰莱大楼由比利时仪品公司（也设计过法国东方汇
理银行天津分行大楼）设计，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沿街呈L
形，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余。五楼
外檐可见外挑式通长阳台，上设透空花格式女儿墙。楼宇转角
处的三层、四层加设独立阳台。大楼整体外观为黄褐色麻面砖
与水刷石方壁柱相间的装饰效果，有西欧古典建筑思潮的遗
风，但相对不多，流露一种不事张扬的内涵。饭店主入口设在
街角繁华处，主楼内有天井，采光效果较好。楼内装设两部奥
的斯牌电梯，上下便捷。楼宇一层为大型餐厅与商业用房，二
层、三层是旅店，四层以上为公寓式客房等，功能完备。

初期，泰莱饭店经营顺风顺水。它近邻利顺德饭店、英

国俱乐部（英国球房）等，且与小白楼商圈形成呼应，客源不
断。据《天津通志·租界志》中“餐饮服务”篇记载：“天津租界
早期的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其中较为著名的
有：利顺德饭店、皇宫饭店、泰莱饭店、英国乡谊俱乐部、维克
多力餐厅和西湖别墅等。”

泰莱悌的投资不仅限于这家饭店，1928年他与天津平安
电影院老板合作，在朱家胡同一带建起蛱蝶影院（今大光明
影院），一跃成为当时天津设备最好、座位最多的影院。影院
放映美国好莱坞新片，观众纷至沓来，在附近居住的军政名
流也是常客。泰莱悌还在北京、北戴河等地连连投资房产，
再转租获利。俗话说“财大气粗”，腰缠万贯的泰莱悌又如愿
申请到英国国籍，成为当时津城小有名气的“英国绅士”。

时间到了1937年7月，华北沦陷，为了推动全国抗战，中
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市内建立多个联络站，也在泰莱饭店
租下房屋作为南下中转站，且利用饭店的车辆接送人员。

同年8月，邓颖超同志入住泰莱饭店，从这里赴塘沽码头，再乘
船至烟台，辗转到达陕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莱饭店、永昌泰洋行、
蛱蝶影院等皆被占津日军接管，饭店更名为新天津饭店，泰莱
悌被押进山东潍县集中营。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将包括泰
莱悌在内的一些英国人、美国人转运到香港。1945年10月，泰
莱悌重返天津，然时局动荡，当他看到自己曾经的实业已经颓
废时，不禁黯然神伤，于是逐渐向印度、英国转移财产。天有
不测风云，就在这期间泰莱悌离开了人世。

新天津饭店也在民间留下清晰踪影。
比如它曾推出过明信片，为客用，也为宣
传。笔者收存的一张上标明店址为“兴亚第
二区第三号路”。1943年 3月后天津的日、
英、法租界被更名为兴亚一、二、三区，1944
年4月又将上述三区连同原有的十二个区一
并重新划分为八个区，至此“兴亚”名废。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功能完备的泰莱饭店
由国庆

跟郑大圣所在的艺术世家结缘，源自
11年前在南京举行的一次电影展映。那次
活动中，大圣是唯一一位展映了两部电影
作品的导演，一为《天津闲人》，一为《危
城》，均改编自天津作家林希的小说，记录
民国战乱年间的悲喜离合往事。《天津闲
人》里的戏谑与黑色幽默，跟《危城》里的温
婉与深情，其实都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国文
化根脉里的重要底色。这样准确把握中国
文化符码，且有着深沉的人文历史关注的
电影作品，给自幼喜读历史的我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来，大圣一直以轻
松随意的光头形象示人，然而这种“光头”，
却丝毫没有带给我如京城“老炮儿”一般的
油滑与江湖气息，而是一张口，就有一种深
受家族血脉濡染的云淡风轻与气定神闲。
这样的气质，之于一位历史与艺术爱好者
来说，是极具亲近感的。

提及郑大圣导演，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
生长于斯的艺术世家，这个从天津走出去的
电影世家。郑大圣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
是天津人。他的外祖父黄佐临先生1906年
出生于天津，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电影导
演，年轻时留学英国，攻读研究欧美戏剧、电
影流派。1938年回国，从事戏剧教学和话剧
演出工作。1939年起投身于上海的“孤岛剧
运”，创建了苦干剧团，导演了一大批有社会
意义和艺术水平的剧目。1947年，他与人创
建文华影片公司，执导了讽刺喜剧《假凤虚
凰》《夜店》等片。新中国成立后，执导了《为
了和平》《布谷鸟又叫了》《陈毅市长》等多部
影片。黄佐临的夫人丹尼（本名金韵之）
1912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
中、燕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戏剧
学院等，后成为著名话剧演员。大圣的母亲
黄蜀芹，1939年生于天津，1964年毕业于北
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
物，执导电影《人·鬼·情》《画魂》《青春万
岁》，电视剧《围城》《孽债》等；大圣的父亲郑长符是著名电影美工师画家，
生前任职上海电影制片厂。

那次展映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反复把《天津闲人》找出来观看。
电影中那种融“阿Q”精神、实用主义、自嘲与自我安慰于一体的市民精神，
是在所谓雅文化之外，中国城乡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度过战乱与困厄岁月的
重要法宝。每次观看这部电影，总能让我想起在北京读大学时，之于天津城
的种种人事记忆：在北航关系最好的同学——天津人孙凡时不时会冒出“挺
哏儿的”的口头禅，第一次跟孙凡去天津，在起士林品尝美味西餐、在海河边
开心徜徉，以及五大道老建筑带给我的震撼与敬畏；在天津跟中学几位女同
学聚会时，女同学在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里浸润多年之后的从
容与智慧，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之初，与同事兼好友周
扬同游天津时，她久居天津的知识分子父母谈吐从容、气质优雅……而从祖
籍天津的大圣导演的电影《天津闲人》，到平凡如我在生命旅程中接触到的
一个个鲜活的天津人形象，融开放、自信与世俗、灵活于一体的天津人与天
津文化，在我的心灵世界里越发清晰。

于是就有了后来对大圣做的一篇系统梳理其电影创作生涯的访谈，收
录在我的第一本书里。之后，我对大圣电影创作的守望与观察，又在他从事
电影创作以来最好的一部作品——《村戏》的评论与访谈中得以延续。

有了这样的交流与信任基础，由对大圣创作的记录与观察，延伸至对大
圣所在艺术家族的记录与观察，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大圣的外公黄佐临、
母亲黄蜀芹，才从当年对大圣的报道中简单的背景话语，转化为真正进入与
影响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因子。于是就有了为大圣家族，以口述访谈和
一手文字编选的形式，策划出版一本书的设想。后面就有了对这些文字、影
像资料的反复阅读、观看与笔记，由此形成的上万字笔记的打印文稿，至今
仍然存放在我简陋书房的写作台上。对黄佐临、黄蜀芹、郑大圣这三代电影
人文字、影像作品的系统阅读与观看，让我深受感动，在这些虽老旧但依然
生动无比的文字、影像背后，我读到、看到的，是认真、勤勉而温情、浪漫、才
华横溢的艺术家“大写之人”的形象。

就以黄蜀芹导演最重要的两部电视剧《围城》和《孽债》为例。青少年时
看《围城》，纯粹就是图个热闹，不甚了了，如今再看，剧中之于人性阴暗面与
局限性的种种描绘，足以让我明了所谓“象牙塔”式的乌托邦世界，从来就是
并不存在的；再说《孽债》，少年时看首播，正值自己家庭变故，看到的是满满
的共鸣与共通的孤独感，而这一次重看，则会在简单的个体共鸣之外，看到
导演无意间记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街市的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信息。
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有言，最有价值
的社会学研究，都应该将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其研究的议题、实践
与具体表达当中。由是，对《一个家族的电影史》（文汇出版社2023年8月出
版）所做的功课、访谈与文章编选的过程，就是与中国戏剧、电影百年发展进
程中这个独特的艺术世家样本的每一位艺术家，隔空心灵相伴、进而开拓与
丰富自己生命世界的旅程。

从黄佐临、丹尼夫妇，到黄蜀芹、郑长符夫妇，再到郑大圣、沈昳丽（著名
昆曲演员）夫妇，这个延续三代的艺术世家，起于天津，游于英美，成于上海，
而天津与上海，刚好又是中国近代以来南北两方最为开放和现代化的都
市。通过这个艺术世家的成长、延续与传承的历程，也可以看出开放、交流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势的不可阻挡，即便在当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文
化交流可能面临种种逆流，但我们对于天下大势，仍然应该持有起码的乐观
与信心。

幼年成长于北地，树木三大
金刚——杨树柳树榆树，均不开
花（后查资料，显示它们似乎也
会开花，而我从未得见）。到了
南方，发现很多树木都开花，又
大又鲜艳的那种。

春日木棉。高大的树木上，
迸出一个个花朵来，通红通红，
无杂质，肥硕厚重。落在地上，
似有咣当之音。其象征意义浓
厚，它一开，春天就真正来了，像
是春天的先锋官，令旗一甩，万
物皆应答：知悉。

有诗赞曰：枝头遍染红彤
彤，二月木棉露峥嵘。百花争
艳情切切，春来伴香意重重。
人间芳菲应有尽，浓肥丹赤却
无穷。笑看夜来风雨疾，零落
成泥还是红。

多数人像我一样，把目光都
凝聚在这些花上。什么树干啊，什么果实啊，
无所谓。

按植物生命规律，花乃果实之前奏。果实
才是植物的定盘星。若花整日聒噪，岂非喧宾
夺主？但大家都这么做，不觉成另一种常态。

正如夏日之夹竹桃，于路边绿化带中，绚
烂成一条纯白色的长带子。名为桃，谁见其果
实？花朵已成整株树的生命核心。花开即生，
花落即逝。桃之有无，已非必要。我开着车数
次从旁经过，固然好奇，却没一次想到要跑进
绿化带的草丛里寻寻觅觅。

若偶然出现果实，反大吃一惊。如美丽异

木棉，秋冬之交开放，最绚烂的树
种之一。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
它，彼此早由新友成故交。其花
纯粉色，巴掌大，满树的花朵能把
蓝天染粉。忽一日，花朵陆续落
下，奇崛的枝头挂了五六个酷似
芒果的东西，长圆形，新绿色。此
处竟有果实！竟有果实！无数个
问号和叹号在脑子里盘旋。后问
方家，方知确实。此果成熟后，厚
厚外皮会自然脱落，露出里面的
一团团白色絮状物，柔软而保暖，
可做枕头的填充物。

又如冬日之紫荆树，似插了满
脑袋大花的傻丫头，头大体小。街
头一行行，散发着暗香。为表其特
立独行，有的花直接长在树干上。
冬季多晴天，灰尘悄悄爬进花瓣。
需待雨，清洗一两小时，停，雨后的
太阳一照，清爽干净，紫得透明。

偶有晶亮的水滴啪嗒落下，衬托紫荆之妩媚。
这样的花，还要果实干什么。

更如鸡蛋花、风铃木等，各式各样的花朵，
虽委身于树，并无依附感，反有“我的地盘我做
主”之意，真如杠上开花。有树干和枝条支撑，
诚然好；若枝干撤走，它们不一定跟着走，甚或
坚决地留在半空，就那么悬着，也不突兀，不散
不乱不凋谢，自成一体。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对它们来说，只是一句成语而已。

花朵之独立，对枝干并非不恭。枝干亦
坦然，绝不追问谁主谁次，亦不必为花之鲜
艳与否心怀自责。花有花的事，它有它的

事。在一起时，路人看到的是满
树鲜艳。花朵凋零时，树干仍顾
盼自雄。此正是相得益彰。

北地之树，无花，或有花而为
果实湮灭。南地之树，花即一
生。两者之迥异，却似真理之两
极，岂有谁优谁劣？吾生长于北
地，倚北方之树，绽放于岭南，仰
南方之花，心安矣。

1942年，一部故事背景设为二战时期的爱情影片，让全世界观众记住了
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卡萨布兰卡位于摩洛哥西部大西洋沿岸，凭借怡人的景
色，被世人誉为“大西洋的新娘”。本周推介的这部影片，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在
卡萨布兰卡，这就是2021年上映的摩洛哥电影《米卡》。
《米卡》讲述了家境贫寒的小男孩米卡，因父亲身患重病，不得已到网球场干

粗活儿，赚取学费，其间，他结识了网球教练索菲亚，在她的帮助下，米卡发现了自
己的网球天赋，因此他决定依靠这项运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米卡与索菲亚之间也展开了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情。

为何《米卡》的导演伊斯梅尔·菲鲁基会讲述这样一个
故事？一切要从7年前说起。菲鲁基是一位法国籍摩洛哥
裔导演，他在法国一家网球俱乐部认识了一名球童，虽然这
名球童出身贫苦，但他却利用下班时间自学网球技法，几年

后，在网球锦标赛中取得了优异的名次，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菲鲁基想以
他为原型构思一部影片。在创作过程中，菲鲁基在法国街头偶然碰到了一群
孩子在打架，他们不是当地人的面孔，但是法语说得特别好，在他上前劝阻后
得知，这群孩子是从摩洛哥移民到法国的，和菲鲁基有相似的经历，他觉得应
该为摩洛哥做点什么，随即便决定将这部影片的背景设置在摩洛哥。

男主角米卡的饰演者是扎卡利亚·伊南，他在片中面对其他孩子的挑衅
时，那愤怒的眼神和不留余力的反击，让所有观众都为之动容，其实伊南并非
职业小演员，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演戏。《米卡》中有许多打网球的镜头，但是
导演坚决不用替身，因此主创团队找遍了卡萨布兰卡所有的网球俱乐部，但都
无济于事。正当导演百般焦虑之时，他偶然在一个网球场的角落发现了独自
对着墙打网球的扎卡利亚·伊南，经了解后得知，伊南的爸爸是网球俱乐部的
维修工，他从3岁开始便和父亲一起上班，父亲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自
己玩网球，可以说网球陪伴了伊南的整个童年，直到他11岁时才正式学习网
球，次年，他便参加了青少年网球锦标赛，并且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因此，导演
不禁感叹：“伊南和米卡的人生简直一模一样，他就是我要找的米卡！”

作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往的重要枢纽，摩洛哥与电影的渊源最早可以
追溯到1896年，也就是电影正式诞生的第二年，“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
弟就来到摩洛哥，拍摄了一批展现这个国家宜人景色的短片，小男孩米卡的故
事也在这个国度展开，让我们一同走进影片《米卡》一探究竟。

9月9日22:22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米卡》，9月10日15:33“佳

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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